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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 ! ! ! ! ! ! !"#特务们再次敲开吴家的大门

“综合检讨”中说：“……（二）共匪运用
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
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
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
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
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
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
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五）朱匪因与匪
台湾省工会书记蔡孝乾及女匪干严秀峰联
络，暴露身份，致遭失败，影响匪帮之‘策反’
即搜集情报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实缘发生
‘横的联系’，所构成之严重错误。”

同时，经侦讯，国民党保密局于 !月 !"

日将吴石太太请去。就在吴石太太被捕的第
二天晚上，特务们再次敲开吴家的大门。

听到勤务兵的通报后，身穿睡衣的吴石从
卧室里走出来。不速之客已站在会客室里。鉴
于吴石的官阶，为首者颇有礼貌地说：“吴次长，
这么晚来打扰您，是因为您太太的事，上峰说还
必须请吴次长亲自去一趟才能够解决。”
这是意料中的事，吴石坐在沙发上没有

多考虑，便站起身来：“好，我这就去。”说过就
回房间换衣，穿上一套草绿色的军便服，然后
招呼隔壁的女儿，小声地要告诉她什么。这时
候从会客室一直盯到卧室里来的两个特务，
连忙上前干涉，要他有话要公开说，不能耳
语。吴石很不高兴地挣脱两个家伙的纠缠，走
回会客室坐下：“我不去了，你们能将我怎么
样？”刚才站在客厅里说话的那个领头的，又
软中带硬地回答说：“这是我们的公务，请吴
次长见谅。要是不去的话，上峰有命令，我们
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方法完成任务。”
他说完这话就掉头出门，一辆黑色轿车

早已停靠在门外。另外两个特务随即紧挨着
吴石，摆出一副挟持的架势。这时，女儿从卧
室里冲出来，一把拉住爸爸，大声号哭起来。
吴石强压着自己激动的情绪，慈爱地摸着女
儿的头，安慰她说：“别怕，爸爸去了，妈妈就

会回来的。你在家里带好弟弟，好好
念书啊！”

留下身后女儿呜呜的哭泣，吴
石跟着那两人坐进黑色轿车的后
座，车门关上，迅速开走。
这时那特务头目又带人回到内

室和书房，进行了仔细搜查。之后，
保密局派人在吴宅监住一周。吴石所有的书
籍、文件、印章都被收走。令保密局人员大为
不解的是，堂堂的一个中将，除了字帖、古籍，
还是字帖、古籍，穷酸到没有多少积蓄，搜遍
屋子只有黄金 #$两。搜查人员嘴里嘀咕：“这
清官真不值得。”或许良心发现，这个特务对
其子女说：“算了，这些黄金就给你们好好过
日子吧！”姐弟俩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着实惊
吓不少。但他们坚信父母是无辜的，认为这一
定是抓错了。明天，最迟后天父母又会回家。
他们等到的是，一周后，双双被赶出家门。就
在这个时候，同族吴荫先不顾受牵连，伸出援
助之手，暂时收留了这对无依无靠的姐弟，总
算解了燃眉之急。从此，姐弟二人再没有踏进
他们所熟悉的家，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在狱中，吴石遭受酷刑，遭受反复的审讯，始
终坚贞不屈。也因此，一只眼睛失去光明。
吴石毕竟是离不开笔墨的人，在狱中极

简单记下有关要情。狱中遗留的手记使我们
了解到在入狱后的大致情状：
三月一日午夜后 !时半!被逮入狱"住看

守所办公室之西厅"即晚!第二处叶处长来讯

问"二日!叶处长复来讯问"四日夜!叶处长来

讯问"五日午后二时!迁禁于狱中五号"嗣后

随时被讯问!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心境异

常刺激" 四月八日!国防部军法局派员来讯"

于以知案已被交该局办!是次为侦讯性质"廿

六日! 闻最高军法审审判长蒋鸣三氏予三厅

命! 于是法定矣" 此期间仍不断在看守所被

讯!其紧张#刺激为最"廿八日!由五号狱房移

住三号房"五月廿日!房客挤至十三人"我血

压陡高!经医诊所复!认为人数过多!于生命

有危险!房中因此减至七人" 卅一日!房客复

稍调动!同房者六人"

从这段简短的记录中，可以得知：吴石 %

月 & 日到 ' 月 ( 日遭到频繁且提心吊胆的
提审，身心疲惫交加。从简短的文字中证实：
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负
责主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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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快乐不起来

苏月是接到哥哥苏阳的电话才找到酒吧
的。苏阳不理解，为什么好朋友要放弃如此难
得的发展机遇，而甘愿做酒吧的调酒师？当苏
月把哥哥的疑问率直地提出来时，马克一时
觉得很难回答。他总不能面对一位绝色女子，
说他留恋酒吧里的另一位女子。这时候，他发
现兰兰朝他们的座位走来，手中端
着一盘色彩鲜艳的水果。马克装得
很正经地回答苏月：“噢，你就这样
告诉你哥哥。做现代物流公司是大
事业，不是简单拿来就能干的活，我
们没有那样的专业知识，做不了，还
是不要做，免得骑虎难下。”

苏月说：“我哥的意思，你们试
一试再说。”

马克摇头：“我得到现在的机会
也很不容易啊。”这时刻，兰兰正笑
眯眯地把水果盘放在他们的茶几
上，披散在双肩的秀发几乎扫到马
克的脸庞，一种熟悉的香水味，扑鼻
而来，挡住了茶几对面的女孩的芬
芳。马克明白兰兰的多心。热恋中的
女孩，对每一个现实的或者潜在的
对手，都有着高度的警惕。马克想清楚了，今
天有兰兰在现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向苏
月表示热情的。

苏月来这里的目的，本来是按照哥哥的要
求做说客。见马克不冷不热地闲扯，觉得谈不出
名堂，也就没有多坐的意思，怕影响马克干活，
品尝了咖啡，聊了一会儿，就客气地告辞了。
苏月的来访，打乱了两位情人关系发展

的节奏。当天夜里，酒吧关门以后，马克与兰
兰，在寂静的马路上吵得一塌糊涂。兰兰不听
马克的解释，一口咬定马克与来访者关系暧
昧。最后自然闹到不欢而散。这是马克头一回
领教兰兰的厉害。不依不饶，不罢不休。即使
巧舌如簧，即使软硬皆施，依然打不破兰兰的
城门。她只咬住一条理：从来没听你说起在上
海有这么个朋友，找上门来，可见关系亲密。
快乐的马克，这天快乐不起来了。第二

天，他早早地去了酒吧，候在大门口，专等兰
兰来开门。待进了空无一人的大厅，兰兰又开
始责问连篇，穷追猛打。马克觉得这样下去没
个头，便使出绝招，不管兰兰如何反抗，他用
力抱住女孩，把她紧紧地地搂在怀里，搂得兰

兰透不过气来。马克在美国对付女朋友的绝
招，正是在适当的时候用身体的袭击解决难
题。这一招，马克到中国以后尚没有实践的
机会，今天一急，就习惯地使用出来。马克本
来还担心兰兰会愤怒万分，奇怪的是，起初
挣扎反抗的女孩，在激烈的搏斗中，全身的
火气竟然被马克的蛮力搂散了，身子一点点

变软，最后瘫在他宽大的胸怀里。看
来，征服中国女孩与美国女孩的手段
差不了多少。在这场进攻与防守的战
争中，马克的雄性激素被充分地唤醒，
他变得迫不及待，大口喘着粗气，慢慢
地挪动两个人的身体，逐渐移向大厅
的深处。瘫软在马克怀抱中的兰兰，意
识已经处于半糊涂状态，便由着马克
摆布；等到兰兰觉得情况不妙，为时已
晚，她被马克放倒在一张长沙发上，完
全失去逃避抵抗的能力，成为任马克
宰割的绵羊。
就在兰兰酥软地决定放弃最后的

反抗的时刻，她听见了清晰的脚步声，
“笃笃笃”，是有人从楼梯上下来的脚
步，因为楼梯上铺着地毯，那脚步声很
轻。兰兰在酒吧里工作了几年，对这里

的一切十分熟悉，所以她敏感地发现了这声
音。兰兰虽然被马克的身躯阻挡了视线，但是
她的意识却立刻恢复了清醒。空荡荡的大厅，
回响着令人惊恐的低微的脚步声。兰兰明白，
这时候，可能从楼梯上下来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女老板！只有她，偶然会在半夜来到酒
吧，睡到第二天中午。刚才在两个人搏斗的疯
狂中，兰兰完全忘记了，楼上可能还会有人。
也许是他们的疯狂动作，吵醒了楼上的熟睡
者。压迫着兰兰的马克，却没有意识到临近的
危险，他完全处于准备最后攻击的亢奋中。兰
兰没有办法，只得使出全身的气力，用弓起的
双膝，狠命撞击马克的身子；马克在突然遭遇
的疼痛中稍稍松手，兰兰终于获得了逃脱的
机会，狼狈地从沙发上爬了起来。
女老板站在楼梯的半腰，似乎被眼前的

戏剧场景惊吓了，没有继续往下走，停顿在那
个不上不下的地方。丝睡衣很合身，把她高挑
的身材衬托得楚楚动人。不过，她脸上却是一
副倦容，头发散乱，显然没有睡够，更来不及
装饰自己。谁知道她是昨天深夜什么时候溜
进了酒吧。


